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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文艺报社、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创作与评
论杂志社联合主办的瑶族作家陈茂智长篇小说《归隐者》研
讨会在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举行。《文艺报》 副总编辑王
山、湖南省作协副主席阎真、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陈善君、作家管群华、湖南省作家协会少数民族创作委员会
副主任黄爱平等6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对这部长篇小说进行
了深入的研讨。

香草溪：家园的坚守与失落
陈茂智，瑶族，湖南永州江华瑶族自治县人，在《民族文

学》等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小说、戏剧作品300余篇，出版有中短
篇小说集《静静的大瑶河》等。长篇小说《归隐者》于 2012 年
10月由线装书局出版。

王山表示，江华是少数民族地区，相对偏远的地理环境，
使这里的自然生态、民族风俗得以比较完好的保存。每一个
写作者，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故土情结，作为一位瑶族作家，
陈茂智自然也不例外。在这部小说里，作者为我们描绘出一
幅优美、宁静的山居生活图景。比如，他所描绘的香草溪，其
源头幽深、神秘，保留着近乎原始的良好生态。作者描写香草
溪的美好，展现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目的就是营建一片现代
社会已经难以寻到的人间仙境，是一种理想的乌托邦。如此
美好的家园，是人们医治身心创伤的净土，也是人类苦苦追寻
的乐土。而这仅存的美好在遭遇外界的种种侵袭之后几近破
灭，现实与理想的剧烈碰撞无可避免，这种对人类生存处境的
忧思，提升了作品的思想价值。

阎真认为，《归隐者》写了现实和功利之外我们所向往的
另一种生活，告诉我们生活中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作品有意
淡化官场故事，用漫不经心的笔墨，带我们走进南方山林一个
叫香草溪的古老瑶寨，让我们在他精心营造的平和、宁静的氛
围里，去领略大自然的纯静美好，去感受瑶族民间那些奇异的
风俗，去亲近偏远瑶寨里那些善良、朴素的人们……在这些淡
淡的笔墨背后，作者用他的真诚和善良，给这个社会奉献了一
个疗伤治病的良方：人人向善，每一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让群
体得益，而不是让个体借助群体的力量满足自己的私欲。

香草溪作为另类生活的一个独特场景，寄托了人类生存
的理想。作者把潇湘人文风俗与瑶族风情渗透其中，使地域
文化与自己所追求的人生态度融合起来，努力在现实与理想
之间寻找一种平衡，这种平衡更多是一种心理和精神的状态，
是人类对自己家园的坚守。

李阳春、谷显明等谈到，作者笔下的南方山林香草溪，犹
如废名笔下的竹林、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张炜笔下的野地一
样，大地上的万物亦即大地整体本身，汇聚于一种交响集奏之
中。美国哲学家罗尔斯顿曾说：“每一个荒野地区都是一处独
特的大自然，每一处自然之地都有其独特的自然景观。”作为
与现实世界对照而存在的香草溪，与喧嚣、烦乱和污浊的现实
世界相比，是一片宁静自然、没有纷争的人间乐土。这不仅体
现出作者对自然、对生命的热爱，同时寄托了对自然和谐生存
状态的无限向往。

小说不仅描写了香草溪如诗如画的自然美景，还表达了

对破坏自然行为的揭露与批判。面对现代社会的物质化和商
业化，作者深感精神家园的残破，痛感人类灵魂的飘零。作者
融入了海德格尔自然的家园理念，试图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
生态视角出发，执著地追寻一种自然、和谐的新型人际境界，
表现出回归自然、回归乡土的家园情怀。同时，小说还塑造了
一批“自然人”形象，这些人物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远离城市
栖居于偏远的荒野山林，过着简朴的、原始的田园牧歌生活，
这些人正如劳伦斯作品中的“自然人”。像吴盖草是香草溪的
第一才子，身无分文，只要有一瓶墨水就衣食无忧；奉丁乙是
方圆数十里有名的道士，佛道双修，惯常吃素；邓百顺是香草
溪少有的“文化人”，喜欢在竹林练字、溪边摸鱼；“神医”卢阿
婆会接生，懂草药，百病都会医，还能奔阴曹地府问神问鬼，被
人们奉为修行最好的“圣人”；还有根普老人，是瑶山有名的长
鼓王，能用最原始的灯草医治传说中的斑茅痧。而在小说中，
最能体现作者生态思想的人物是大嘴仙，可以说他是作者塑
造的一个深居山林的实实在在的自然人。作品通过塑造这样
一批乡野人物形象，表达了对恬淡宁静、简朴自然诗意栖居生
活的向往和找寻。

哈闻、奉荣梅等认为，作者描写南方山林香草溪的美，更
多体现出作者对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关照，在如此浮躁、忙乱
的时代，香草溪的宁静、美好，既是一种对人类家园的守望，也
是对人类心灵回归的热切呼唤。在时代奔涌的大潮裹挟之
下，香草溪的宁静、美好仍是难以避免地被打破，这里要开矿、
要修电站、要修公路，生存与发展的矛盾，现实与理想的碰撞，
凸显了作者的悲悯情怀和隐忧意识，在看似平静、浪漫的基调
之下，使作品更具有现实主义的悲剧色彩。

归隐：精神的安抚与拯救
王山认为，《归隐者》犹如魔镜的两面，一面是现实的生

活，一面是虚幻的理想。我们不能仅从一个贪官的救赎来理
解作品，作品深层次表现的更多是对人类生存处境的忧思。
陈茂智是一个瑶族作家，写的也是一个偏远的瑶寨，但他和他
的作品所展示和揭示的，完全跳出了瑶族、跳出了瑶山，而是
直面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叩问人的内心，剖析人的精神。阿
来是藏族作家，他的《尘埃落定》表现的是藏族的人文历史和
藏区的生活，但他作品所具有的沉雄大美的品格，使这一部小
说具有了更广泛的意义。文学不存在中心与偏远的问题，每
一个作家都可以以自己为中心，去关注应该关注的东西，去写

自己适合写的东西。《归隐者》看似写“归隐之地”和“隐者”生
活，其实还是写当下的现实，是对现实与理想的诗意表达，是
对浮躁内心的安抚，是对精神回归的痛苦追寻。

陈善君说，《归隐者》所写的“归隐”，看似宁静的背后，却
深刻地揭示了生活的残酷，表现了作者对人类命运的隐忧。
书中程似锦等一系列人物都在“归”与“隐”中苦苦追寻。程似
锦官场失意、病魔缠身，在绝望中希望“找到一种理想的死
法”；吴盖草、邓百顺、灵芝等为了生存外出打工，在现实的种
种遭遇面前，内心感觉还是离不开香草溪这块土地；药儿、豆
豆为了事业与爱情，仍在“出走”与“回归”问题上进退两
难……这种欲归而不得、欲隐而不得的矛盾纠葛和残酷现实，
正是一种对现实的揭示和对灵魂的拷问，体现了作者的担当
意识和社会责任。

李祥红认为，如果把《归隐者》这本书简单归于官场小
说，或者说是一本描写瑶族风情的乡土小说，都有失偏颇，
甚至是一种误读。小说把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精神疲惫、精
神迷茫、精神焦灼、精神狂躁，以一种“无法确诊又真实存
在”的病症，通过程似锦这个独特个体揭示出来，并以一种
普世的情怀，呼唤医治这种人类社会顽疾的良方。这种良方
到底找到没有呢？如程似锦一样逃避尘世，归隐山林？虽然
有一定的疗效，但收效甚微，无法从根本上解脱病痛。更何
况，在现代社会，要真的寻找到如香草溪这样的乐土，更是
难上加难。但作者通过他作品中的人和事，还是给出了一个
最简单、最浅显的药方：人人向善。我想，这种救赎才是人
类对自己真正的拯救。

管群华、杨金砖等认为，《归隐者》是一部充分体现作家担
当的好小说，书中的香草溪是当今社会难得的一块净土，程似
锦看尽繁花归于宁静之后的生活态度，是多数人身心的向往，
足以引起大家的共鸣，与当今社会那种自私、贪婪、心浮气躁，
甚至种种暴戾之气相对比，这种亲近自然、回归本真的倾向值
得推崇，也应该成为人类拯救自我的良方。

杨增和、周甲辰认为，作品从瑶族文明中发现理想的生存
方式和生命形式，描写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也伴随着生命萎
缩和纯真人性的丧失，着力表现原始与现代、文明与自然的冲
突，表现出对古朴民风的迷恋、对炊烟袅袅的瑶寨生活的依恋
和对梦幻世界的追寻。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警告人
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
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的确，人类文明对自然

的破坏表现在人的征服统治欲望。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使瑶族
人逐步失去可以栖居的古朴原始的家园，田园牧歌式的农耕
文明的魅力正在逐步丧失，人对自然的背离和生命本性在逐
渐失落。从这一点出发，《归隐者》这部书所表达的不仅仅是
人们对现实的归隐和逃避，而是一种精神的安抚与拯救。

诗意栖息：审美价值的凸显
阎真认为，《归隐者》描绘的生存空间是一种诗意的栖居

地，这里的山林、溪流、草木都是圣洁的，这里的空气和水都是
纯净的，这里有别具特色的、淳美的瑶族风情，生活在这里的
乡民是那样质朴、善良……这些诗性甚至唯美的表达，正是历
代隐者所追求的理想栖居之所。这种生存境地或者精神领地
的营造，与难以阻隔的严酷现实和渲染其中的隐忧情绪相碰
撞，构成了银瓶乍破的美学效果。

周生来、杨金砖、奉荣梅、田人等认为，原始、古朴的香草
溪不仅风景优美、民俗奇特，而且人们善良、淳真、质朴。这里
不仅有堪称完美的生态环境，而且有着珍贵奇特的瑶族民俗
风情，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们没有身处都市社会普遍存在的

“心病”。人与人之间没有距离，没有做作，心与心之间是透明
的。就像一个家，弥漫着温馨和亲情，这就是香草溪的魅力之
所在。在小说中，香草溪美丽的生态自然环境既是主人公程
似锦的生活环境，又是作家所寄寓和讴歌的理想家园和致力
表现出的审美意象，它象征着一种感悟人生的境界，一处超越
城市污浊、净化人性的美好净土。因此，美丽的香草溪是人们
理想家园的回归之所在。回归香草溪不仅是无数走出瑶族山
寨的香草溪人的愿望和梦想，如大嘴仙、丁乙、盖草、药儿等。
更是像程似锦之类身居都市社会的人们，寻找心灵安宁和慰
藉的梦想与追求之所在。正如作者说的：“这样的氛围和环
境，正是越来越多的都市人所向往的。”

陈善君、谷显明、陈仲庚等认为，在《归隐者》这本书里，古
老瑶寨的山民崇尚自然，信仰天地，保持着一种淳朴原始的生
存状态，一种天、地、神、人浑然和谐的诗意境界。在人们的记
忆中，乡村被作家誉为诗意的栖居地，成为人类最后可以退守
的精神家园。然而，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商业文
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渗透到乡土社会的每个角落，不断冲
击和解构着乡村传统文化。像小说中的明蝉是一位很有风骨
的祁剧艺术家，但因剧团的解散只能靠自己那几百块钱养老
金艰难度日。尽管她可以凭自己的嗓音和专业的演技在红白
喜事上唱唱流行歌曲赚钱，但明蝉觉得这个世道与自己格格
不入，最终只能选择平静地离开。因为在她看来，祁剧这场戏
唱了这么久，已经没有观众了。明蝉的离去象征着乡村传统
文化逐渐走向消亡。作为地方传统文化的祁剧正如贾平凹笔
下雄壮苍劲的秦腔一样，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生
命力，逐渐沦为替村民送葬的挽歌。

作品呈现出乡村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冲刷下的荒凉与溃
败，在深层次上触及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困惑与价值
迷惘，体现了作者对乡村传统文化的坚守和精神家园的守望。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还对作品的结构、语言以及思
想的深度挖掘、文本的完善等等进行了探讨。

转型时期瑶族文化的精神书写
——陈茂智长篇小说《归隐者》研讨会综述 □聂 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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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和谐家园”
民族题材摄影获奖作品展暨苗族、瑶族服饰展举行

《民族文学》年度奖揭晓

本报讯（记者 明江） 11月 26日至 12
月 8 日，由国家民委主办的“美丽中国·
和谐家园”民族题材摄影获奖作品展暨苗
族服饰展、瑶族服饰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
开展。

此次展览以“美丽中国·和谐家园”为
主题，包括民族题材摄影大赛的获奖作品
展、中国苗族服饰展、中国瑶族服饰展三大
主题展厅。

在民族题材摄影获奖作品展中，展出
的是“美丽中国·和谐家园”民族题材摄影
大赛活动的获奖作品，共 106 幅。为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展示民族地区
科学发展成就，弘扬民族文化，2013年，国
家民委文化宣传司联合中国摄影家协会、
中国网民族频道共同举办了“美丽中国·和
谐家园”民族题材摄影大赛。大赛启动后
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共收到来自全国

的参赛作品1万多幅。经过评审委员会的
认真评选，最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
秀奖共计106个。这些获奖作品表现了民
族地区自然风光、民族风情等丰富的内容，
用摄影艺术生动描绘了我国民族文化的多
彩之美、各民族亲如一家的和谐之美、民族
地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繁荣之美。通过
镜头带给观众对于“美丽中国”最直观的解
读，向世界展示出一个美丽和谐的中国。
同时，通过比赛，也加强了人们对民族文化
的保护意识，是保护、传承和发展各民族文
化的重要方式。

多彩中华——苗族服饰展、瑶族服饰
展是由民族文化宫、贵州民族博物馆、广西
民族博物馆、云南民族博物馆共同承办
的。此次展览展出的是以贵州、广西、云南
为代表的最具鲜明特色的苗族、瑶族服
饰。在中国悠久的历史进程中，勤劳智慧

的少数民族人民创造了多彩而独特的服饰
文化，这些服饰都以精湛的工艺、绚丽的色
彩、繁多的款式、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了少
数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本次展览主要展
现了苗族、瑶族的民族服饰，观众通过观赏
这些色彩斑斓、图案古朴、工艺精美的服饰
作品，可以领略到我国少数民族悠久的历
史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特征。这些是各族儿
女千百年来共同为美好生活团结奋斗的生
动印记，也是在新时期大力保护和传承少
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最好见证。

主办方表示，“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望
凝结了中华儿女最朴素的情感，承载着中
华民族最深刻的期待，蕴含了丰富的时代
内涵。希望此次展览能够从不同角度和层
面挖掘、展现多元一体“美丽中国”的深刻
含义，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共同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作为惟一的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刊物，
《民族文学》目前已拥有6种文版。1981年创刊
的汉文版早已享誉文坛，而 2009 年创刊的蒙
古文、藏文、维吾尔文版和2012年创刊的哈萨
克文、朝鲜文版，也格外惹人注目。

《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对促进我国
各民族人民团结互助、共同发展具有积极的促
进作用。文学是体现各民族精神与文化的重要
载体，通过文学这个媒介，大家互相交流、沟
通，各民族之间可以进一步凝结在一起，共同
进步。少数民族文学，既显在也潜在地对民族
国家的统一与建设发挥着政治与文化的作用。
而《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的创办，将这种
作用和影响又向更深广的层面推进。《民族文
学》现有6种文版，其中5个少数民族文字版分
别是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朝鲜
文版。5 个民文版的诞生，呼应的是这样一个
现实：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朝
鲜族存在着大量的母语写作者和读者。在维吾
尔族作家中，以维吾尔文创作的占98％以上，
由此我们可以判断维吾尔文读者群的巨大。以
蒙古文创作的蒙古族作家的作品，据有的本民
族作家评论家评估，质量不亚于本民族的汉文
创作。比如蒙古族诗人阿尔泰的诗歌就是以母
语写就。朝鲜族诗人、《民族文学》原主编金哲
也是以母语进行创作。《民族文学》5个少数民
族文字版深得母语作家们的青睐，更深受本民
族读者的欢迎。刊物走入了农村、牧区、学校和
企事业单位。其中藏文版还发行到 3750 多座
藏传佛教寺庙，不仅拥有僧人读者，还拥有僧
人作者。５个民族的母语读者，通过《民族文
学》少数民族文字版阅读到了茅盾文学奖获奖
作家们的感言，阅读到了鲁迅文学奖、全国少
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作品，阅读到了莫
言的小说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阅读到了海
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等作品。语言是存在的
家园，语言又内涵着意识形态的意义和价值。

《民族文学》５个少数民族文字版，在国家级的
文学平台上体现了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语言
文字、珍视和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民族政
策，也体现了在全球化与社会转型背景下，中
国当代文学通过发现和壮大文学人口而进一
步民主化，从而在更新和更深刻的意义上理解
所肩负的国家、民族与社会责任。

《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在语言形式
方面，使中国当代文学变得更加丰富和多样。应该说，蒙
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朝鲜族的母语写作和
文学刊物，在这5个民族聚居的地区早就存在。但《民族
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通过国家级的平台，彰显了少数
民族母语文学的重要性，提醒更多的人们认识到中国当
代文学不仅仅是汉语文学。可以说，《民族文学》少数民
族文字版的出现，给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增添
了重要的内容。

促进母语创作，提高创作质量，培养文学新人，是
《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的题中应有之义。《民族文
学》少数民族文字版每期译载国内各民族作家以及世界
知名作家的经典和优秀作品，并开辟“母语原创”栏目，
刊发母语佳作。蒙古文、藏文和维吾尔文版，迄今分别译
载了400多篇作品，还分别刊发了近30位母语作家的佳
作。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迄今也分别译载了近百篇
作品，分别刊发了近20位母语作家的作品。因此，《民族
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是文学交流与借鉴的园地，少数
民族母语作家从中获得营养和启发，从而提高文学自信
和创作水平。一些母语创作新人，也通过《民族文学》少

数民族文字版脱颖而出。
鼓励文学翻译，壮大翻译队伍，是《民族文

学》少数民族文字版的又一重要意义。目前的
《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是选刊性质，以刊
发翻译作品为主，这就决定了翻译家对刊物能
够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
字版创刊以来，各文版多的有近 140 位，少的
有近 50 位翻译家参与翻译工作，此外各文版
还聘请了一批母语审读专家。老翻译家找到了
又一用武之地，新一代翻译家更是通过《民族
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得到锻炼和成长。各文
版还分别在北京和内蒙古、西藏、青海、新疆、
吉林、黑龙江和甘肃等地举办作家翻译家改稿
班和交流座谈会。翻译家们在会上不仅具体讨
论《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的翻译工作，也
深入探讨文学翻译的一般规律，探讨翻译对历
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民族
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的创办，对进一步壮大
各民族的文学翻译队伍、促进文学翻译事业的
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还是展示中
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窗口，是中国当代文学“走
出去”的一条渠道。《民族文学》汉文版专门刊
发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是纯粹的少数民族文学
刊物。而《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是包括
汉族在内的多民族文学期刊，每期译载的作品
除了选自《民族文学》汉文版，还选自《人民文
学》《当代》《十月》等全国文学期刊，其中汉族
作家的作品占三分之一的篇幅，因此，实质上
是中国当代文学选刊。蒙古族、哈萨克族和朝
鲜族是跨境民族，《民族文学》蒙古文版、哈萨
克文版和朝鲜文版又具有国际刊物的性质，创
刊后迅速辐射周边国家并产生影响。《民族文
学》蒙古文版发行到蒙古国；哈萨克文版与哈
萨克斯坦《世界文学》杂志及国立欧亚大学建
立了合作关系；朝鲜文版创刊后，即引起韩国
文学界的关注和重视。朝鲜文版译载的铁凝的

《咳嗽天鹅》、叶梅的《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和
益希单增的《向南还是向东》3篇小说，被收入
一年一度在韩国出版的《亚洲小说选》，铁凝
该篇小说获得大奖，叶梅和益希单增的小说获
优秀奖。2013 年 8 月在黑龙江哈尔滨举行的

《民族文学》朝鲜文版作家翻译家改稿班，有
12位韩国作家出席。2013年第 4期的《民族文
学》朝鲜文版，也推出韩国作家专辑，刊发了9

位韩国作家的小说、诗歌和散文。2013年 1月民族文学
杂志社在京举办的“迎新联谊会”，蒙古国、哈萨克斯坦、
朝鲜和韩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分别应邀出席。在信息
和交通发达的全球化时代，文学被空前迅速和广泛地传
播，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优秀作家的作品通过翻译家的
介绍，能够走出国门被世界范围内更多的读者阅读；各
国、各民族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对生命的杰出思考和
优美表达，能够为人类所共享并引发共鸣。《民族文学》
几个少数民族文字版无疑也承载着这样的意义，因此
它们是中国当代文学可以充分利用的一个“走出去”
的途径。

有西方学者认为，任何真正的理解在本质上都是
一种对话。《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译载和刊发国
内外各民族作家的作品，正是在国内外各民族文学之
间建立起交流与对话的关系。这种交流与对话的关系
是平等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最终导致各民族人民的心
灵沟通与相互理解，使文学因为参与民族团结与人类
和平的伟大事业而最大程度地实现审美价值、认识价
值和教化作用。

本报讯 11月17日，“2013《民族文学》年度奖”终评会在京举
行。此次评奖共邀请了 22位知名评论家、编辑家、翻译家担任评
委，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最终以评委记名投票的方式评出了《民
族文学》汉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6种版本
的23篇获奖作品。

《民族文学》汉文版获奖篇目分别是金仁顺（朝鲜族）的小说
《喷泉》、山哈（畲族）的小说《追捕》、马金莲（回族）的小说《长河》、
小七（哈萨克族）的散文《我只是找我的羊》、巴音博罗（满族）的散
文《绥中，我的长城之旅》、李贵明（傈僳族）的诗歌《怒江》，以及许
连顺（朝鲜族）创作、金莲兰（朝鲜族）翻译的小说《链条是可以砍断
的么》，祖拉古丽·阿不都瓦依提（维吾尔族）创作、苏永成（回族）翻
译的小说《收获季节》。

《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获奖篇目包括翻译作品和少数民
族母语原创作品。翻译作品有多兰（蒙古族）翻译的小说《老人与
海》（英文译蒙古文）、鲁布桑东日布（蒙古族）翻译的小说《唱晚亭》

（汉文译蒙古文）、南色（藏族）翻译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汉文译

藏文）、香周（藏族）翻译的散文《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汉
文译藏文）、阿不都拉·阿帕尔（维吾尔族）翻译的小说《抗旱记忆，
一九六五……》（汉文译维吾尔文）、乌买尔·买买提依明 （维吾
尔族） 翻译的诗歌《穿过时间的河流》（汉文译维吾尔文）、加依
尔别克·木哈买提汗 （哈萨克族） 翻译的小说 《路遥何日还乡》

（汉文译哈萨克文）、拉扎提·乌拉孜汗 （哈萨克族） 翻译的小说
《协噶尔村的央宗》、张春植 （朝鲜族） 翻译的小说《玫瑰庄园的
七个夜晚》（汉文译朝鲜文）、金声宇 （朝鲜族） 翻译的小说《路
遥何日还乡》（汉文译朝鲜文）。少数民族母语原创作品有叶尔达

（蒙古族） 的散文 《天边，遥远的月光》（蒙古文）、夏吾才旦
（藏族） 的诗歌《拉萨的黄昏》（藏文）、拜格买提·玉苏甫 （维吾
尔族）的散文《隐形人》（维吾尔文）、江阿古丽·哈代（哈萨克族）的
小说《双拇指姑娘》（哈萨克文）、崔国哲（朝鲜族）的小说《老王》（朝
鲜文）。

当日，“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我的中国梦’征文”结果也一同揭
晓，共有来自16个民族的30篇（组）作品获奖。


